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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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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21 日进行的中
甲第 12 轮比赛中，南京有
有客场以 0∶10 负于广州
恒大，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
以来的最大分差。

本场比赛，有有队仅仅
有 12 名球员赶到了客场，
按照规定，到场球员的数目
应该是18人。不但如此，在
比赛前，有有队甚至一度要求只派上7
名球员出场，这也是现代足球比赛中，规则允许球队
一方登场比赛的最少人数。不过，在组委会的斡旋下，有有队
最终凑够了11人出场比赛，替补席上则只有一名替补门将。

在这场不正常的球赛背后，隐藏着许多惊人的内幕，也
隐藏着有有球员们的许多辛酸和无奈。

“俱乐部欠薪800多万，拿了欠条还是拿不到钱”
前晚 8点半，南京华侨路长青藤茶座，崔光浩、刘栩楠等 10名

有有队球员代表聚在一起，声讨俱乐部欠薪行为。“这绝对不是假
球”，是主力队员选择罢赛。队员们告诉记者，南京有有俱乐部在
2007年就开始拖欠球员工资，到现在全队上下，包括教练、领队等人
的工资和奖金，俱乐部欠费金额已多达800万。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有有队主力队员们第一次拒绝参加比赛
了。因为世界杯的缘故，中甲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7月17日开赛，
当时有有队主场1∶2负于上海中邦队。

今年5月29日，中甲联赛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崔光浩、刘栩楠和
李喆先找到南京市体育局领导，在领导的斡旋下，“消失”已久的俱
乐部高层主动与球员们取得联系，在几次冲突不断的谈判之后，俱
乐部领导给几名主力打了欠条，表示6月30日之前结清欠款。

“当时虽然没发钱，但好歹拿到了欠条，我们这才同意训练和比
赛，但我们当时约定，一旦到时候不给钱，我们就不踢了。”刘栩楠介
绍说。过了6月30日，球队依然不发钱，愤怒的队员们开始跟俱乐
部摊牌，拒绝参加训练和比赛。

“不罢赛是底线，并不想让有有在足坛消失”
“我们不想罢赛，这是我们的底线。”前晚在接受采访时，一位有

有球员如是说。
“与中邦队的比赛，我们仅仅输了个1∶2，所以没有引起媒体和

球迷的注意。对广州的这场比赛，我们的队员其实都尽全力了，但
是广州恒大号称中甲的‘皇马’，输了 10个球其实也是真实实力的
体现。”崔光浩喝了口茶，慢吞吞地说，“我们对有有非常有感情，虽
然欠薪，但谁也不想让它在中国足坛消失。所以对恒大的比赛我们
还是派去了两名主力，一旦凑不齐队员上场，那性质就变成了罢赛，
这样会遭到严厉的处罚。我们真的不想这样，球队也临时从预备队
上调了4名球员。”

“想找俱乐部领导再谈谈，但高层都关机了”
在前天 0∶10 负于广州恒大队之后，俱乐部高层都选择了关

机。“我们想找俱乐部领导再谈谈，可是他们告诉我们没有钱，让我
们一直这样等着。今天这个事情(大比分输球)，俱乐部领导也是知
道迟早会发生的。但他们也没有想办法解决事情，而今天他们的电
话都关机，想找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崔光浩说道。

“如果欠薪不解决，我们是坚决不会出场比赛的。很多人认为
球员有钱有地位，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替老板打工，还拿
不到钱。”球员们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生存所迫 打假球打到麻木
“0∶10事件”发生后，一名自称是留守在基地的

南京有有队员在贴吧曝光了球队的不少内幕。
以下为文章部分内容（文章来自网络，真实性有

待进一步确认）：

今天我是留在南京的，0∶10一点不惊讶，我只恨
他们怎么不多放几个。

我问你一句，你在一家公司打工，公司两年不给你
发工资，你还有没有职业素养？凭什么只要求球员有
职业素养？请问老板有没有？俱乐部有没有？

好，既然你们在考问我们球员的职业素养，我们
也不妨把话说开。

以下内容，欢迎各大媒体广泛转载，欢迎广大球
迷广泛转发。既然我们决定用一场消极比赛来对抗
这不公平的世道，早就不在乎什么丢人不丢人了！

2003年，我随原来的辽宁青少队整体被卖到南京
来。那个时候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支特别
有朝气的球队，有一个特别有野心的老板，有一群特
别有热情的球迷。真的是特别开心，真的。

到了2006年，俱乐部提目标要冲超。结果大家都
知道，没冲上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一点儿都不绝
望！我们觉得从头再来机会多的是！！

2007年，我们的工资拖欠正式开始！让我们怎么
踢球啊！一边要训练，一边要在远隔大半个中国的家里
解释为什么拿不出钱来！好不容易才取了赛季首胜！
那场比赛之后去吃烤鸭，那真叫香！你要知道球员的青
春太短暂了！你怎么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没
法安心踢球，只在想着自己下顿饭怎么吃的时候，这
个球队让弗格森来带照样散架！

2007年，赛季中期开始，我们就开始在胡云峰的
带领下有条件地放一些比赛了！球迷骂我们，骂胡云
峰！我们那个时候听到看台上球迷在骂，心里真的不
好受。但是我们难道就要去广播室大喇叭里面跟球
迷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义务劳动？

大家应该都记得2007年8月那场比赛，我们的外援
谢里奥，一个很有职业道德的球员，他看不惯我们在场上
卖给某队，于是站在中线许久不动！无声的发泄！我看
着他，我就心疼！那时我在不停地考问自己为什么踢
球？我最初对足球的热爱和我的足球梦呢？

现实！现实的大环境容不下梦想的一丝一毫！
我们都是人，要养家糊口的人！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去当义工！我不是富二代！我父亲不是私企老板！
他还生着病等我拿钱给他治！！！

赛后谢里奥在休息室里干了什么，我想球迷一清二
楚！砸吧，尽情砸吧！我们国内球员看着他砸，其实我们
也想砸！但是我们要砸什么？外援有能力，他不怕没球
队要，我们呢？我们要砸掉最后的饭碗吗？

2008年初，继续不给我们工资！我们就一如既往地
输给无锡中邦！结果传来噩耗，说王冬雷出了车祸！俱
乐部说了，你们好好踢比赛，也算告慰王冬雷！我们都同
意，没有人愿意在死者的灵魂面前开玩笑，结果我们1∶0
赢了冲超大热门南昌八一！后面一场球我们客场打青岛，
在那之前青岛是领头羊，我们没什么信心。这个时候，
2007年的工资发下来了，前面赢南昌八一的奖金也发下来
了，我们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一口气就把领头羊办下来了！
那个时候，觉得生活又有了目标，但是放球放多了要遭报应
的！真球不太会踢了，于是两连平，这个事真是怪我们，
这件事上我们不推卸责任！

但是后来呢？2008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不发工资，
我们觉得应该会发的，结果到2009年还是没有！胡云
峰也只好带我们在不降级的前提下赚赚钱！我们真的
是麻木了！彻底麻木！我们只知道放完这场可以赚点
生活费！因为假球太多，大公司也不愿意对中甲开盘
了！所以能赚的一场比一场少。

我们浑浑噩噩过了2009年。今年上半年，继续不
给我们结果，那我们只好这样来抵抗！

我们球员不懂文化，却也读过点书！现在想想
《雷雨》里面有句话很经典！

周朴园问鲁侍萍：是谁指使你来的？鲁侍萍说：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我心里常想：我们和旧社会苦命人有什么区别！
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南京有有一无所有，说得

对，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了！所以我们只好用球来抗
议，对不起所有因此而难过的球迷！

刘栩楠父亲等着换肾，但他拿不出救命钱
球员领不到工资奖金，但生活还是得继续。球员崔光浩悲

情地说道：“这几年都是东借一点西借一点，维持生活呗。”刘栩楠
则告诉记者，他父亲现在急需肾源救治，但此时的刘栩楠却连给
年迈的父亲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我们现在联系不上老板，请你
看到报道后尽快把工资给我们，我父亲等着这钱换肾！”

刘栩楠的父亲 15年前因车祸造成半身不遂，现在每天只
能靠坐在轮椅上生活。老人如今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严重的
肾功能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都困扰着他，天天靠
吃一堆药和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几天前，老人被亲人背上火
车，千里迢迢从辽宁来到南京，就是为了找儿子要钱治病。但
是，作为儿子的刘栩楠却因为几年没有拿到工资，束手无策。

现在，这帮球员终于忍不下去了。在和俱乐部领队（实为
主教练）徐冀宁商议之后，徐冀宁同意不想上场的可以不上。

有些队员窘迫到跟关系不错的记者借钱
媒体同行：不跟他们要钱了，他们实在太穷

对于有有俱乐部欠薪的具体情况，刘栩楠说：“单是拖欠我
的钱，累计快到40万元了。”然后，老刘跟记者扳起了手指头算
账：2007年拖欠半年奖金；2008年欠5个月工资，全年奖金；2009
年欠6个月工资，全年奖金；今年，老队员工资奖金都没有了，只补
发了去年的一个月工资，新队员也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老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刘
栩楠的印象里，俱乐部“就会
耍嘴皮子”：“完全就是敷衍
我们，要不就是有项目，要不
就是资金紧，总有这样那样
的理由，但只要一说到钱，一
个子儿也没有。”

老刘告诉记者，他们有很
多队员不敢搞对象，去训练比
赛只能坐公交车，有的人窘迫
到只有跟关系不错的记者借
钱，才能维持度日，而什么时
候还钱，得等到俱乐部发钱
了，这还是个未知数。“我们平
时关系都挺不错的，我们也不
跟他们要钱了，不是我们多有
钱，是他们实在太穷了，不好
意思跟他们开口啊。”一位媒
体同行说。 专题撰文 吕远


